吴江师范沿革和学习生活的回忆
徐深
1、 吴江师范沿革

吴江师范的前身是江苏省立吴江乡村师范，创建于一九二三年，最初隶属于苏州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为一师吴江分校，以唐昌言先生为分校主任。一九三二年由省教育厅直接领导，改称为江苏省立吴江乡村师范，以唐昌言先生为校长。一九三三年秋唐昌言先生因病辞职，省厅委派泰兴人金森宝先生接任校长，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兴起而停办。抗战前，吴江乡村师范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四年每年招生一班，共培养四年制初等师范毕业生700多人，学生来源于大江南北，其中本县籍约占1/5，这些从事农村教育的老校友，大都已是七、八十岁退休的老人了，现在松陵镇的有原师范附小退休的金秀英、何锡芹等。吴江乡村师范的建立，为农村初等国民学校培养了不少懂得教育科学知识，热爱农村教育的师资，对大江南北，特别是吴江本县农村教育的建设，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吴江沦陷。吴江乡村师范一度停办。一九四一年春，伪政权江苏省教育厅恢复吴江乡师进行春季招生，每年招一班三年制的初师（招收高小毕业生）、和一班一年制的简易师范（招收初中毕业生）。一九四三年地下党袁殊同志任伪教育厅长时，在苏州组建江苏教育学院，自兼院长，学院附设高中师范部和乡师，学校改称为江苏教育学院附属吴江乡村师范，增设三年制初级幼稚师范一班（招收高小毕业的女生）。这阶段任职的校长有丁克勤、范一麐、张巽与其中以张巽与任期为最长，从一九四二年秋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暑期。由于就读乡村师范，学生可免交学费，享受公费伙食，家庭负担轻，所以每年报考吴江乡师的考生很多，且大部分是教职工、小商和富裕农民的子弟，学生来之于大江南北，以苏、锡、常和苏北海门、泰兴一带的占多数。这一时期，在吴江乡村师范就学的，第一届的有王振球、沈永钧等，第二届的有徐樟（深）、俞承钟等，第三届的有顾家栋、韩铎等。

抗战胜利，吴江乡村师范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复校，金森宝先生返回吴江继续担任吴江乡村师范校长，学校设置高中师范本科（招收初中毕业生）、和初师（招收高小毕业生）二部，学制各三年，当年招收高师二班（高一、高二各一班），初师一班。被录取就学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苏北泰兴籍的学生，是跟随金森宝的一部分泰兴籍的教师从战区临中转学过来的。学生中，本地吴江籍的也不少，高二的有徐深、沈复丁、陆志坚、陈忠远、王立迈、沈维明、沈维洁等。高一的有顾家栋、费多、项翠英等，外地籍毕业后留在吴江工作的有马铁枢、王玉明等。吴江乡村师范自一九四六年复校到一九四九年吴江解放，这时期学校共培养初师、高师毕业生三百八十多名。

解放后，学校迅速复课，校长金森宝辞职去苏北某中学任教，吴江乡村师范在校教师组织了管理学校的校务委员会。一九五一年，学校改称为苏南吴江乡村师范，任命惠美珊为校长，费旭初为副校长。一九五四年六月学校又易名为江苏省吴江师范学校，校长王慕祥、副校长杨增英。一九五六年校长更迭，由夏际青同志担任校长、乐镜明同志任付校长，刘作先同志为教导主任、杨定淦同志为副教导主任。学校逐年增添校舍，扩大学校规模，每年招收初中毕业生四班，学制三年，另外每年还招收几个小教轮训班，在校学生达七八百人。吴江师范从一九四九年复课，一直到一九六二年五月奉令停办，共为苏州地区各县培养师范生二千五百余名，为发展苏州地区的小学教育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九八五年，在加快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重视师资培养的呼声中，经江苏省教育厅批准，恢复了吴江师范，在吴江西门外破土兴建新校舍，这所中等师范占地四十亩，每年招收初中毕业生四班，学制三年，每年可向社会输送近二百名小学师资。当年吴江师范的老教师只有现任吴师党支部书记杨定淦老师一人了，现任吴师校长是吴祝民老师。

2、 吴师学习生活的回忆。

一九四一年秋季，我于高小毕业失学二年后考入吴江乡村师范初师，在校就学三年。记得自一九四二年秋季张巽与来校担任校长后，聘用了一些较有名望的教师如曹唯非、沈咫天、严万里、范建中等教师，学校的教学制度、生活制度、劳动制度都比较完善，要求严格，学生勤俭朴实，校风很好，社会上对乡师学生的评价比较好。当时虽设有日语课，但学生一般都有爱国心，都不愿学，倒是在农业基础知识课时，大家静静地倾听着蒋振宇老师传播从收音机里收听到的有关抗日战争的战场讯息，出于爱国心和民族感，大家都希望抗战胜利早日来到。师范生的语文、算术是基础课，书法、美术、体育、音乐技能课也是师范生必修的重要科目。为了毕业后能胜任农村小学教师，就要争当“三脚猫”，什么都要学会一点，任何课程都要能独立应付过去，所以学生在校时，一有空闲时间，不是到琴室练琴，便是在黑板上习字、描图。

记得当时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师范生的伙食是公费，由于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学生伙食的质量越来越差，校长就发动学生自己动手，在农场和校园内，大种蔬菜、豆类和山芋，以蔬菜收入来贴补伙食和改善伙食，秋冬季节，天天有自己生产的新鲜蔬菜吃，初冬早餐除了稀饭每桌添上一盆自己种植收获的红皮白心山芋。当时，师生就餐的膳堂命名为“菜根堂”，含有咀嚼菜根、发奋用功、苦尽甘来的意义。学生的生产劳动实行分组划区责任制，每班划分一定面积的种植区，订好生产指标，超产实行奖励，奖励部分充作班级集体活动的经费。

乡村师范读到三年级是毕业班，学生有一个阶段要到县实小和乡师附小去听课和实习（施教）。学生事先要在原担任教师指导下做好实习教案，在实习生小组试讲后才可踏进教室去试教。那时每一个试教生，都要担任不同年级的主科和副科各一门，还要熟悉复式教学法，因为毕业后大多数学生的去向是到农村小学任教，农村小学教室少，大部分是复式班级。

学校为了让学生在校时期多得到教学锻炼，提高毕业生的实际教学能力，校方还在学校附近农村，设置了义务施教区，在唐家坊、小庞山、吴模、和乡师学宫门口，设立了四个初级义务小学，招收附近学龄儿童入学，不收学费，还赠给书本、簿习，深受贫苦农民的欢迎。义务小学每校设负责人一人（当时我为庞山义小负责人）、教师由三年级毕业班和简师班学生轮流执教，每校二人，每半月轮换一次。

一九四四年暑期，我学完三年初师领了毕业证书离开了乡师，后因种种原因，没有直接在小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为了获取中师的学历，我于一九四六年二月报考吴江乡村师范高中师范科，插入高二秋季班学习。由于当时国民党已挑起内战，党派之间政治斗争已渗透到学校中来，影响着青年学生，吴江县国民党的三青团已在吴江师范建立组织，活动频繁，想方设法争取青年学生。另一方面，学校进步的教师和学生都十分关心政局形势，争看进步读物，传播革命信息，支持社会上的反蒋活动，曾参加了吴江县各界民众，要求严惩强奸残酷杀害同里镇小学教师邹月娥女士、驻在同里镇国民党军官总队的四名凶犯，进行了请愿和游行活动。一九四七年春天，师二、师三的学生，通过罢课，赶走了生活失检、整天吹牛、教三民主义政治课的国民党员蒋某某。当时学校中确有进步人士，我曾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在操场上活动，见到国民党吴江县调查统计室的一个特务在学生中了解总务主任张某某这几天是否在学校里，此时此人已离校外出，闻讯后再也没有回到学校。另外总务处有一管理伙食的职员姓曹，我当时担任了学生会的膳食委员，常和他接触，在他房间床铺上看到史诺写的《西行漫记》，我翻了几页，感到很新奇，他说这书不能拿出宿舍。

一年半高中师范的学生生活，不但在政治生活上感到贫乏、失望，在物质生活上过得也非常艰苦，一九四六年春复校时，学生伙食质量还可以，但随着内战爆发，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每个学生从教育厅领到的米贴菜金，天天在打折扣，已不能维持一个学生一个月正常的伙食。记得有一次教育厅发给学生伙食的主粮是善后救济总署拨给的美国面粉，部分已变质不能食用，管伙的老师就在镇江原地买给酱园做酱料用，经济上亏蚀很多，学生的伙食标准不得不继续下降，当时吃的米，都是蒸谷灿米和黄糙米，吃的菜，天天是豆腐、青菜、黄豆芽，每逢周三周六，中午有荤吃，蔬菜上面薄薄的盖上一层肉丝和肉片。早餐过粥菜，天天是十景菜和腌萝卜。由于开饭时每桌给的饭数量不足，所以一些食量大一点的同学总感吃勿饱，假日里都要从家中带来一些糕点熟食和炒米粉。由于伙食费不足，每到寒暑假，校方总是提前结束学期考试，学生可以提前离校。

我于一九四六年秋季升入师三，学校又招了高师、初师各一班，由于是毕业班，开设的学科增加了一些教育专业课，如聘请了师范附小的教导主金家铨先生来教小学教材教法，聘请了当时吴江县的教育局长赵升元来教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师三的第二学期，每人轮流去师范附小见习实习一个月。在高中师范，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师是班主任葛春晟老师，他教我们班的化学和数学，教得认真，待人厚道，他常教育我们要刻苦学习掌握一点真才实学，做一个正人君子，解放后他调苏高中任化学教师，一直到年满六十退休。一九四七年，我们师三班是在学校学习的最后一学期，同学们都很关心时局，怕战争动乱毕业后分配不到工作，並为小学教师菲薄的待遇，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鸣不平，所以多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在校只是等待一纸文凭，混个资格而已。平时三三二二，漫步于垂虹桥畔，或相约聚谈于唐家坊的桑园内，议论时局和社会上的丑闻，发泄着对现实不满的牢骚，渴望着一种新的生活的追求。

注：作者父亲徐麟是吴江乡村师范创建时的语文教师。徐深（樟）曾两度在吴江师范学习，所以对吴江师范有一定的感情。

